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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对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大气中的CO2浓度从工







量[3]。海洋吸收 CO2的直接后果就是海水 pH 值降低，即海
洋酸化（ocean acidification, OA）现象[4]。 
Caldeira等[4]研究人员在 2003年的《Nature》杂志上发表
文章，首次提出海洋酸化一词。Orr 等研究发现表层海水的
pH 值自 1880 年以来下降了 0.1，H+浓度增加了 30%[5]。据
IPCC预测，大气 CO2浓度至 2100年将会达到 750~1000ppm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随着 CO2 分压水平的增加而降低，其中海湾扇贝生长到 36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酸化影响[35]。但是研究发现，1800 ppm和 4200 ppm的极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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